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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谒黄花 岗
匮燮

怀一
颗虔诚的
心，到黄
花岗去 。

现代
化都市的 夜，浮躁而温
馨，闲适而繁忙 。

我从小巷中 走出 。
这时的 小巷 又诡秘又喧
嚣，很深很深，弯 曲得
无头无尾 ，却 一棵大榕
树扯起一巷的 夜，一排
稀疏的 路灯点亮 满巷 的
星，日 里安宁的巷 子，
从旁晚 中 醒来，鼓噪 着
黑市的 叫 卖，迪斯科舞
厅的风狂 ，树影里安顿
着一对对情侣 的 缠绵。

我从大街上穿过。
这时的 大 街 灿烂 又 辉
煌，沉重的 夜被 逼 在高
空里，大 酒 家、大 商

场、密密挤挤的店铺 ，
尽由 着霓 红灯 飞光 溢
彩，装伴着不同于 白 日
的又一番豪华。车流瘦
了，人流却 涨了潮，在
斑斓的霓红灯里流，拍
岸春水似的 流。

我从夜市 中 挤出 ，
是磨肩接踵的那种 挤。
占地为摊，树竿为棚 ，
宽处成街，窄处成巷，
一律炙 白 的灯光里，攒
动着无数的头。无数热
切的 眼睛，盲 目 的兴 奋
着，去 密如蜂窝 的排档
里追寻盲 目 的 目 标。心
里的 侥 幸，买卖的 角逐
都在这种 盲 目 的 兴奋里
得到 了 满 足。只有小贩
是清 醒的 ，高 喊 着 诱
惑，张大 着攫 取 的 眼
睛。

哦，小巷的夜是灰
色的 ，大街的 夜是彩色
的，夜市是 白色的，只
有黄 花 岗 的 夜 是黑 色
的，一袭黑纱，作着默
默的永恒的掉念，英灵
在永恒 中 安息。

我站在黄花 岗下。
侧门 早 已 闭了。那

是面对夜市的 门 ，不胜
其扰吧。或许连白天也
这样闭 着的 了。正门是
极宏伟的 ，嵯峨地矗立
着，但那门 也已虚掩上
了。夜色是朦胧的 ，影
影绰绰的 高 墙，围 住着

好大的一片 空 阔，大概
是残月 的夜，灰色的 云
又把月 色隐 了 去 ，大片
的林子又 高又密，却 留
不出 一点 儿幢 幢的 树
影，只有沉重的 黑 暗 在
林子里躲着 吓人。

但脚下的路，却 白
得清晰了。缓缓的坡 ，
坡上的 一台 台 石 级：高
拱的 桥，桥畔的一柱柱
雕栏。又宽 又长 ，笔直
地向 岗 子上起伏着。这
样，竟使一道短 岗像 极
了一座巍峨的 山 ，岗上
72烈土墓旁的 碑 亭、亭
上站立的 自 由 女神 ，像
极了 这 巍峨 山 上 高耸的
峰，而那 巨大 拱形的 陵
墓，该 就是这峰 间 的半
轮凝 固的旭 日 了 ，永远
永远 地升 起在 黄花 岗
上，升起在中 国 近代史
的峰 峦之 间 ，让千秋后
世来瞻 仰 ，来凭 吊 ，来
遐思 。

我久久肃立在烈士
墓前，俯身 去看墓丘上
黑苍苍的 青苔。那是岁
月的 风霜雨露 留 下的 记
印。又茫 然抬头 ，在碑
亭上去辨析那被 夜色模
糊了 的 字迹 ，想从这片

迷朦的土 岗 上 ，找 回那
片血迹的 鲜艳和那段史
迹的 壮烈。

但是，守陵 人走 过
来了 ，响 着 笃 笃 的 脚 步
声。

“ 走 开 了 ，走 开
了！”他在向 我呼喊。

“那上面的 字 ，能
告诉我吗？”我依然痴
迷着。

而他并不回答我的
话，似乎漠视着我的存
在，一径的 只作 着厉声
的驱赶：“走开了 ，走
开了！”

我只好走开了 ，因
为我怕这 粗声的 吆喝 打
扰了 英灵的 安宁。而夜
也的是深了 ，我抽身 向
岗下走去。

寂静的 岗 畔 ，忽然
有了人声。
“ 要么？走私货，就
剩这一台 了。怎
买个便宜 ，我们还等 着
进货呢。”

一台精巧的收 录机
的轮廓 ，从夜 色中 递 出

来，立即十二万分热情
地推在对方的耳朵上。

“你听 ，音色好得
很。来，自已调，怎 么
样？”

轻媚的乐流 ，荡得
人心醉。好一阵 地又看
又听，不愿 释手了。
　“呀 ，我 手 提 包

呢？钱都在 包 里 放 着
呐！”对 方 慌 乱 了 ，

“ 手提包，谁拿我的 手
提包了？”
　手提收 录机的 人 ，

阴阴地笑，夜 色里是一
朵险 滩上诡秘的浪花。

“ 没有 钱，算了 ，
算了。”扬长而去 。

另一道黑影 ，倏地
消失在黄花 岗 上的 林子
里，手 中提 的 ，正是那
位高个儿北方人放在地
上的手提 包 。

我一下看 呆了 。好
一会儿才 回 过神来，便
急匆匆 向 岗下走去 。

一路走，一路怔怔
地想：“怎 么就敢向 黄
花岗 上的 林子 里窜 去
呢？怎 么敢呢？以为 烈
士们都睡着 了 吗？”

笔走龙蛇

坦荡 荡 常戚戚别议
郝邨人

孔老 夫子 毕 竟 是 伟 人，所 以 一部 《论语》，
便很得后 世 的 敬重 ，人们 也 力 图 从 多 方 面 对其 解
释，接 受其 遗教，甚至他 的 一些 片 言 只 语，至今
仍被 当 作 处 世做人的 准 则。具体说，象：“君子
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，”此条 论语，就常被一 些
人拉作 大旗，以训 斥 列 人，抬 高自己 。

固然，笑 口 常开，胸 怀坦 荡 ，对人对 己，都
是不 错 的。尤 其是那种 “微 笑服务”，似乎 更 能
赢得人 们 的 欢欣：更 何况，有 人 还提 出 用重 赏
买“笑”呢。然 而 ，人 的 面 部 表情，或喜 或忧 ，
或哭 或 笑，皆 感 情 使
然，由 不 得人们 装腔作
势。就 以 孔老 夫 子 为
例，他周 游列 国 ，到 处
碰壁 时，心情亦是郁郁
不乐 的，不 然 何 以 发 出 “吾道 穷 矣 ”的 感叹？推
而广 之，屈 原 放逐作 离 骚，韩 非 囚 秦 说难孤愤 ，
大概亦 没 有 好 的 心境。
　 在现 实 生 产 中 ，每 个人决 不 会诸 事如 意 。或

者工作 中 遭打击，或 者生 活 上 遇 到 困 难，或 者 家
人遭 到 不 幸……发 几 声 牢 骚，表现一点 忧愁 ，都
是人之常 情。更 何 况过去 “左”的 年 月 ，政 治 运 动
一个接一 个，把人整 “惨 ”了 ，叫 人破涕 为 笑 ，
极不 自 然 。尤 其 “文 革 ”十年，人们如 临 深 渊 ，
如履 薄 冰，亦 没 有 那 种 青竹 丹 阳 ，莺 歌燕舞的 宽

宏雅兴。即 使是 今天，对一 些
不正 之风 ，硬 叫 人们 不怒 不
怨，亦 非 可 能。

自然，在崎 形 的 政 治 生活
和日 常 生 活 中 ，亦造就 了 一批
笑容 可掬、胖 肚 宏 福 的 “如 来
佛”。他 们 在任 何 时 刻 、任 何情 势下，都 可 以 左
右逢 源 ，遇 凶 化 吉 。什 么 倒 霉都轮不 到 他，什 么
好处都 有 他 的 份，他 还 有 甚 忧愁 的呢？但 是这种
现象只 属 个别 。所 以 对 多 数芸 芸众生 来说，喜 、

怒、哀、乐 才 是 事物 的
必然 。

所以 ，“戚 ”也善 ，
“坦 ”也善，因 人、因

事、因 情、因势而异 ，

有喜 则 喜，有 悲 则 悲，万 万 强 求 不得。况 且，
“ 百 人百 性”。有 的 人性 格 内 向 ，有 的 人性 格外

向。朝 气 蓬 勃 是 一 种 美 德，潜 意 识 的 内 省 ，亦 不
是一种 罪 孳 。有 的 人喜 交 际 ，善 辞 令，可 以 尽 兴 发
挥他 们 的 长 处 ：而 有 的 人 离 群 索 居，旷 世 独立，
只要 不 违 法 乱 纪，亦 不必 过 份苛求他 们。对 于 那
些负 有 一 定 领 导 责任 的 人 来说，对 同 志，对下
级，且不 可 以 个人好恶 论是 非，更 不 可 在 人们 脸
上贴 标 签 。重 要 的是 为 群众排 忧解 难，多 做一些
化悲 为 喜 的 好 事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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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见过开满 鲜
花之路吗？可 能会
回答：“见过”。“在
哪儿？”“在公园 ，
在单位的大 院里”

而笔者 却 的 确
看见了开满 鲜花的
路。那里在长 沙至
南昌 一段铁路上看
到的 。在 那 段 路
上，只 见两 侧 的 鲜
花，开在常青护路
树的 中 间 ，红的 烈火 ，
黄的如 金，白 的 像雪 ，
在远 山 近水 、稻 田 、蔬
菜的 陪衬下，简直美 极
了。由 于 车速飞快，笔
者是飞 车观花，叫 不上
那五彩缤纷的 花儿是什
么名 字，但印 象却 永 刻
脑中 。

无独有偶 ，在厦门
特区通向 集美旅游盛 地
的十二公里公路 两 侧 ，
笔者 乘坐 在小 巴土 车
上，又得 到 了 一次美 的
享受。只 见公路两侧的

巨大松树间 ，又植
了数以万计的夹竹
桃，这木本花儿 ，
杆精 叶茂 ，红 花盛
开，映得海水显得
更蓝，映得青 山 显
得更 碧 。

看到祖 国 南 方
铁路 、公路上 的 鲜
花，我很 自 然地联
想到一首歌曲 ，叫
做《我们祖 国 是花

园》，这绝不是 溢美 之
词，是真 实生 活 的 写
照。但，我 觉得鲜花之
路还太少，特别 是像我
们关 中 地区 ，土 质好 ，
气候温和 ，雨量充沛 ，
木本花易 栽易 活 ，那为
什么 不能 提倡 也在 铁
路、公路旁多植树 、多
栽花呢？相 反有许多 地
段，被农 民烧禾杆 、烧麦
草，连大树都烧焦了 ，使
本来尚 青的路侧 ，变成
了焦土，这还有什 么风
景可欣赏呢？戒之哉 ！

爱吃 蜂 蜜 的 黑 熊
柳江 河

在秦岭 山 区 ，当 地人 把黑熊 叫黑娃 子。这 家
伙力 大笨拙 ，行 动缓慢，非常 贪吃 ，而且很喜爱
甜食。因 此 ，每 当 收蜜 季节，当 地群众最怕 它 出
来捣 乱 。

秦岭 山 区 的群众养 的是土蜂，其窝 巢制 做很
简单。把一根直径约一尺半，长约一米的 圆 木劈
为两 半，中 间 掏空。然后再合在一起，用 泥将 四
周的 缝抹严实，只留 一指 缝大小的 口 ，蜂箱就做
成了 。当 地人叫蜂桶 。开春，把蜂桶放在 山 崖边
向阳 避 雨处，招 引土蜂 在此建 巢，采蜜。而每 当
快要 收蜜时 ，黑熊 就出 动 了。它只 要 仰起 头 一
嗅，便知什 么 地方有蜂桶 。

别看 黑熊身 体笨拙 ，它的 四肢却 是比 较灵活
的。遇 到 稍高 的 地方，它 就立起身 子用 前肢将蜂
桶抱下，然后扔 在地上，摔成两半，抱起半个蜂
桶，连 蜜带蛹 ，就大 口 大 口 地嚼起来。这时炸 了
窝的土蜂 围 着黑熊 乱蜇 。但这家伙皮厚 ，根本不
理睬，只 管吃。有的蜂爬在它 鼻尖上 眼角 处蜇 。
黑熊痒得难受，便用 沾满 蜜糖的 前掌 在头 上 乱
抓。结果，蜜糖摸得满头都是，把眼 睛 都 沾 住

了。就这它
也忘不 了吃
蜜，直到把
蜂桶 的蜜吃
光，甚至把
蜂桶也掰成
几片。这才
跌跌撞撞地
摸到 小 溪
旁，用 前掌
沾上水，洗
去头 上 的
蜜，睁开眼
睛看 看 四
周，见没什
么动静，便
一摇一晃地
走了 。

孔雀 （根雕 ）　杨 志 熊尚 林 摄

钱
清
镇
和
一

钱
太
守

浙
江
绍
兴
市
北
钱
清
镇
历
来
为
世

人
垂
青，
乃
因
一
钱
太
守
德
行
所
感

动
。

一

钱
太
守
是
何
人
？
东
汉
会
稽
郡

太
守
刘
宠。

他
在
去
京
任
新
职
时，

城

南
深
山
老
百
姓
委
托
六
位
老
人
为
其
送

行
说
：
“
前
太
守
贪
恋
钱
物，

手
下
人

横
征
暴
敛，

害
得
鸡
犬
不
宁，

你
任
太

守
秋
毫
无
犯，

这
些
年
来
大
家
安
居
乐

业，

舍
不
得
你
走，

现
在
大
忙
季
节
托

我
们
相
送

…

…
说
着
每
人
托
出
百
文

钱
供
刘
太
守
路
上
使
用”。

刘
宠
非
常
感
激，

推
辞
不
受，

但

盛
情
难
却，

只
好
从
每
个
老

人
手
中
选
了
一
文
钱，

做
为

领
情
表
示。

老
人
们
才
称
谢

作
别。

老
人
走
远
后，

刘
宠

太
守
把
这
六
文
钱
恭
敬
地
放

进
河
水
里。

此
事
为
当
时
人
们
所
盛

赞，
誉
刘
宠
为
“
一
钱
太

守”
。

后
把
投
钱
的
地
方
改

名
为
“
钱
清
镇”

。
以
此
来

表
达
人
们
对
一

尘
不
染、

廉

洁
奉
公
者
的
永
恒
纪
念，

并

一

诫
后
人。

当
然
，

在
那
封

建
社
会
里，

这
种
美
德
只
能

是
个
人
所
为
罢！

（
刘
圣
民
）

神秘的 “喀斯特”溶洞
——中越边境轶 闻

尹西 农

那是 一座 真 正 的
“ 喀斯特”大溶洞 。洞

里倒悬 着畸形怪 状的 钟
乳石，曲 曲 折折，一会
儿开阔得象个饭厅，一
会儿 狭窄 得象 条小 地
道。某高地炮兵指 挥部
选中 了 这座洞子，是考
虑到 洞 口 处于半 山 腰的
死角 ，越军炮火不容易
打到 这儿。当 时，只是
担心 洞 里 面的 莽蛇 伤
人，可实 在没想到 ，洞
那头还有 比 大莽 蛇更危
险的 家伙 ！

指挥 部 刚 搬 来 那
天，先派 了几名 最有经
验的侦察参谋荷 枪实弹
地进洞 深 处侦察，每个
人都捏着装有六节新 电
池的长 电筒，挎 包里还

装着六节新 电池。不料
十二节 电 池全 部 用 尽 ，
还没有走到 尽头 ，只好
跌跌撞撞，连摸带爬地
走回 来 。

同志们不甘 心，于
是，重新折回 头 向 那深
邃莫测 的洞深 处走去 。
这次有了经验，每人挎
包里不但鼓鼓囊囊地装
了三十六节新 电池，又
装上 了充 足的 干 粮，还
背着水壶……当 第十八
节电池只 能发 出烟头 大
点儿的 暗 红光时，竟然
眼前一亮 ，嘿，是 电灯
光！

同志们立 刻熄灭 了
灯，侧耳细听，耳朵里
传来一 阵 “叽 哩咕噜 ”
的越南话，真是 撞见 鬼

啦！大家 紧张得出 了一
身冷汗，一 声 也 不 敢
吭。一位同 志把随身携
带的微型录音机打开 ，
录了 足 足有 二十 多 分
的话才悄 悄爬 回来。后
来把录下来的 话翻译 出
来，原来是越 军一个炮
团指 挥部里的谈话。我
们立即在洞深 处布上 了
地雷，并 用 岩石 、水泥
和砂 袋彻 底堵 死 了 通
道。

每周一谜

夏建 松

扁舟待 晓发
（ 棋类术语一 ）

上期 谜 面 ：

赤橙黄绿青蓝紫

谜底：彩排


